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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融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是
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古往今来，文人
用印、名章之外，还惯用闲章，多审其布
局虚实用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每每
可平添特别的艺术效果。
闲章始于秦汉时期的吉语印，既非

官印，象征权力；又非平民钤印，证明身
份。因无契约味道，故印文或撷取诗
文，或用俗语，表心迹，抒志趣，丰富多
彩，颇具意趣。
明代张萱曾言：“闲有二，有心闲，有

身闲。辞轩冕之荣，据林泉之安，此身闲
也；脱略势利，超然物表，此心闲也。”可
见闲章之“闲”，乃是内心的超脱与淡泊，
展露了文人独特的心境和情怀。
不同人所刻的不同闲章，其印语有

的宛若隔空进行的心灵对话。
扬州八怪里的郑板桥，一生鄙弃权

贵，后遭诬陷而罢官，有“私心有所不尽鄙
陋”“七品官耳”等闲章，寄寓洁身自好、不
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品格。吴昌硕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连刻三方“一月
安东令”印，与郑板桥“七品官耳”有异曲
同工之妙。既记叙了自己的一段仕宦生
涯，也表明了视富贵如浮云的心志。
郑板桥有“青藤门下牛马走”闲章，

表明愿拜倒在徐渭（号青藤老人）门下
为仆，虚心求艺。齐白石有方闲章“我
欲九原为走狗”，取自其自题诗“青藤雪个

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
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雪个、老缶分别是朱
耷（八大山人）、吴昌硕的别号，“三家门下转
轮来”，体现出了他博采众长的好学精神。
朱耷因说话有点口吃，便刻了方“个相

如吃”的闲章，透露出一种机智与自嘲。
近代画家吴湖帆因一鼻孔常感窒塞，便风
趣地镌刻闲章“一窍不通”，显示其豁达与
幽默的性格。
齐白石有闲章“老夫也在皮毛类”，其

弟子李可染便有闲章“白发学童”，都以幽
默的方式展现了艺术家的自省与豁达。
“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刻有“画梅乞

米”印，“清末三大画家”之一的赵之谦刻
有“为五斗米折腰”章，看似二者在自嘲，
却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艺术的无限热爱和
执着追求。
清代篆刻家吴让之刻有“人因见懒误

称高”闲章，但闲章不闲，仅有七言却透露
出了一种淡泊名利、自嘲自谦的人生态
度。齐白石在晚年，屡遭众多伪作困扰，
便刻有一印“吾画遍天下伪造居多”，这不
仅是对伪作现象的无奈之举和无声抗议，
更展现了自己对艺术追求的坚守与自信。
明代徐渭有方“田水月”闲章，当代汪

曾祺有“岭上多白云”一印，均于古朴之中
见性情，浑厚之中显志趣，苍凉与幽远交
织，令人回味无穷。
明代中期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有

印“七十一峰深处”，以概数手法营造出“千
岩万壑”般的心理空间，与宋代郭熙的山水
理想相得益彰，为文人构筑了一处心灵的
居所。晚于其后的明代篆刻家魏植刻印
“三十六峰长周旋”，以“周旋”二字赋予静
态的山岳以动态的交互性，隐喻了文人那
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生命态度。
清代篆刻家邓石如曾刻有“家住灵岩

册下香山溪边”章，而近代篆刻家赵时棡
则有“祖籍隶慎国今居六代都”印，以此记
录自己的身世与迁徙。
近代书画家高邕有一印，“高聋公留真

迹与人间垂千古”,为吴昌硕所刻，赫然钤于
书画之上。与之相佐证，同为近代书画家，
符铸评其书法：“有一种孤介之致，流露楮
墨，方之人品，盖忿俗嫉邪之流也。”现代书
法家王蘧常曾有一印，“王蘧常后右军一千

六百五十二年生”。也是实在够大胆的，自
与书圣并列。其实他并非浪得虚名，其书
法作品在日本享誉极高，日本书坛曾有“古
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的评价。
清初宫廷画家杨晋有一方闲章“碧落

无云称鹤心”，印语出自唐代许浑《寄殷尧
藩先辈》诗：“青山有雪谙松性，碧落无云称
鹤心。”意象凝练，一派高远澄明。青山覆
雪，映照出青松坚韧耐寒的本性；碧空如
洗，映衬出仙鹤清逸高远的襟怀。通过借
物造境，将人的品格与精神寄托于天地万
象之中。在中华文化的审美传统里，禽鸟
常被赋予人格象征，“称鹤心”正体现了古
人观物察理的智慧。晚清篆刻家黄士陵刻
有“人生识字忧患始”闲章，印语出自苏轼
《石苍舒醉墨堂》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
名粗记可以休。”识字之后，人心初开，对人
世变故深有感触而生莫名的忧愁和烦恼。
不识字，则不明事理，则无忧，一切与己无
关，不多操心其他，透露出丝丝无奈。
闲章还常用于标记特定年份或生肖，

因而便有了纪念意义。清代篆刻家赵之琛
刻有“丁亥生”配肖形猪印，现代著名画家
谢稚柳有“龙年七十九”印。
有的闲章透露出作者某种人生或艺术

追求。明末清初书画家程邃刻有“守拙”一
印，现代画家诸乐三有一印则是“破常规”，
都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
还有的闲章，述说着对人生的体验。

邓石如有方“有好都能累此生”闲章，人生
何尝不是如此，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都
不惜穷尽心力去做好。黄士陵则有“好学
为福”一印，语出《太平御览·叙学》：“好学
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有说这里的
“福”同“副”，意为辅助。其意为好学使人
有所依凭，如飞鸟有了翅膀。很多时候，这
也是人们前行的动力和依靠。
我们通过对这些闲章内容的解读，不

仅能够很好地理解文人的心境、智慧与
情感，还能够体会到其精神追求上的所
悟所得。

自金元以来，天津便成为河海漕运要地，后来更以“河海之冲”和“畿辅门
户”著称，河海通津优越的地理位置，繁荣的商贸，众多的人口，为曲艺提供了
广阔的市场，使天津成为“曲艺之乡”。作为闻名全国的“曲艺之乡”，天津许多
曲种并非津门自产，而是来自外地。
清代，在天津传唱的时调小曲很大一部分是沿运河北上的南曲。荡调源

自江南水乡，是游船上娱乐游客的小调，清初经漕运等途径北上，传入天津。
荡调一般由女艺人演唱，是载歌载舞的群唱曲种。至嘉庆、道光年间，荡调发
展成档子班，也名小班，在市井中流行。由南方沿运河北上传入天津的曲种还
有十番清音，由于早期天津移民以南方人居多，这些南音深受他们的喜爱。
马头调也称码头调，是大运河通航时艺人在客、货船中演唱的一种小曲，内

容以情歌为主，流入天津时已作为一个曲种演唱，它的曲调作为音乐素材被诸多
曲种吸收化用。清中叶以后在天津流行的民歌小调的曲调，有土生土长的鸳鸯
调、靠山调、大数子，由外地流入但已天津化了的民歌小曲如淮调、拉哈调、鲜花
调、悲秋、怯五更等，习惯上统称时调。早期
时调流行在下层民众中，带有很强的自娱
性，后来陆续出现擅长时调的票友，于是在
侯家后、西城根一带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票
房，经常开展露天的演出活动。至光绪年
间，以靠山调、鸳鸯调为主的时调在天津民
间传唱已非常普遍，出现了“家弦户诵，著称
一时，且多将当日事实谱曲”的盛况。
乾隆六十年（1795），由北京集贤堂刊

印的《霓裳续谱》收集了流行于京津一带的
时调小曲共622支。晚清时期，天津出现
了更多的曲艺形式，《皇会论》《津门小令》
《津门百咏》《津门竹枝词》等历史文献中记
载的曲种有莲花落、什不闲、九连环、十番
清音、大鼓书、数来宝、弦子书、马头调、打
夯歌、子弟书、相声等。
河海交汇使得天津成为漕运枢纽，商

贾云集，码头经济不仅带来了沿运河北上
的南音，河海文化更深深地影响了天津开
放、包容的城市性格。除了南音，许多北方
曲种也在天津扎根，并逐渐“津化”，独具特
色。清中期以后，天津居民中，河北、山西、
山东、河南等地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北方
的各种曲艺越来越受欢迎。清晚期，传入
天津的几乎都是北方的曲种。什不闲也叫
十不闲，艺人的乐器架上有铙、钹、鼓等十
几种乐器，一人坐唱，一边唱一边击打乐
器，两手齐忙，故得此名，所唱多为各种民
歌、小调、戏曲和莲花落。弦子书即鼓词，
明清之际由元明词话发展演变而来，是一种流行于城乡的说书伎艺。《清稗类
钞》中描述：“唱鼓词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书，谓之鼓儿词。亦有仅
一人者，京津有之。大家妇女无事，辄召之使唱，以遣岑寂。”当时天津的茶馆里
随处可见瞽目艺人弹奏三弦说唱“唐书”。
子弟书于道光、咸丰年间传入天津，《津门竹枝词》记述了南城调创始人郭

栋的弟子、天津艺人宋玉堂和串宅门说书的瞽目艺人在津演唱南城调子弟书
的情况。光绪初年“津子弟书”出现，并且一般市民都能吟唱，后来“津子弟书”
改称“卫子弟书”，演唱者和爱好者以文人居多。
天津开埠以后，“五方杂聚”，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夕，天津的近代工业

有了较大发展，人口激增，越来越多的曲艺形式流入天津。此时，评书艺人增
多，他们起初撂地儿演出，后来进入茶馆、杂耍馆说书。
河海文化带来经济的繁荣，也直接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崛起，随着他们日益

增长的文娱消费意识，天津的明地越来越多，清末，除西城根、北开外，还有赵
家窑、三角地、城南洼等明地日渐兴旺。此外，具有市民消费特点的演出场所
是书馆、杂耍馆和落子馆。书馆即传统茶馆，喝茶兼听书。杂耍馆即杂耍园
子，《津门杂记》中记载：“津门茶肆，每于岁底新正添设杂耍，招徕生意，其名有
弦子书、京子弟书、八角鼓、相声、时新小曲等类。”著名弦师霍连仲回忆，他13
岁到天津卖艺，其时杂耍馆宝和轩已有十场节目同台：耿东来的评书《鬼狐
传》，刘增元的怯大鼓，孙宝太、阎立堂的戏法，阎德山的单口相声，李万兴的巧
变丝弦，罗双全、张宝清的戏法，霍明亮、胡十、宋五的怯大鼓，陈青山（人人乐）
的暗相声，显示出集“说唱变练”于一体的杂耍特点。清末，天津的书馆和杂耍
馆已有数十家之多，最出名的是“十大轩”。落子馆即坤书馆，主要串演俗曲。
清末，相声已成为天津杂耍中的重要曲种。北京艺人玉二福于光绪初年来天

津说单口相声，之后，阎德山与人人乐、面茶周与其子周德山等也相继来津。李德
钖（万人迷）和张德泉（张麻子）由保定来津，先在三角地、北开、三不管等处撂地
儿，后进入宝和轩、义顺等杂耍馆演出，是当时在天津影响最大的相声艺人。
由河北、山东传入天津的还有各种大鼓书。如木板大鼓、梨花大鼓、北板大鼓、

西河大鼓、平谷调、乐亭大鼓等。为适应城市市民的欣赏口味，一些原本生长在乡
村以讲史演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大书逐渐向短篇发展。木板大鼓的观众多为车
夫、船夫、店员、码头工人等，相对于长篇大书，他们更喜欢小段和开场的书帽。当时
较著名的艺人有胡十、宋五、霍明亮，他们致力于短篇的表演。由于木板大鼓多用
河北方言演唱，天津人认为是“怯音”，也叫“怯大鼓”。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种大鼓汇
集津门，相互影响，使天津成为北方大鼓的荟萃之地。
天津曲艺自清代起就在全国独树一帜，其发展轨

迹与河海文化紧密相连，河海交汇不仅塑造了天津独
特的城市性格，也带来了曲艺的繁盛，码头城市开放、
包容的特性为曲艺的欣欣向荣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题图为天津戏剧演出广告。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乡村，每到夏
末秋初，田野里的稻子还泛着浅黄，心里就
盼着开学了。我们那时候的新学期开学，没
有崭新的文具，没有像样的书包，更没有如
今漂亮的校服，满是朴素清苦的烟火，却成
了我一辈子抹不掉的回忆。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像现在的

“村村通”水泥路，去往村小学的路是坑坑
洼洼的泥巴路，晴天尘土飞扬，踩一脚扬
起阵阵灰，裤脚上都是土，遇上秋雨绵绵，
连日阴雨的路面都是泥坑，鞋上沾满黄泥
巴，走一步滑半步，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学
校赶。我记得有一天早上雨太大，父亲把他的
雨靴给我穿上去学校，由于鞋大脚小，走一
步停两步，再加上雨靴又破了几个洞，待
到学校时已迟到，而且雨靴里全是泥水，
那天我是将雨靴脱掉后光着脚坐在那儿
上课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学校校舍大多

很简陋，几间土坯瓦房就是全部教室。没有
油漆木课桌，课桌是用土块垒起后表面一层
用水泥浇筑的台子，时间一长，表层的水泥
便脱落了，坑坑洼洼的，有的地方掉了边角
露出土块儿，趴着写作业时衣袖上全是土。
板凳要自己从家里带来，高矮参差不齐，我
记得有一个同学，因为家里板凳少，每天早
上扛到学校，晚上再扛回家里。教室都是土
墙还有裂缝，窗户也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
布挡着，遇到刮风下雨，风从墙缝里吹进来，
有时会把塑料布吹起来，雨水就会打湿课桌
和书本。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可一坐到水

泥台前，捧着课本，心里便亮堂起来。
我的书包是妈妈用一块粗布缝出来的，一根

布带子挎在肩上，有时候沉甸甸的书会把带子撕
断，书会散落一地。最叫我高兴的，便是开学领
新书的激动时刻。领到新书后第一时间翻看，油
墨清香扑面而来，捧着崭新的书本，不舍得放
手。新书领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包书皮，我那时
还小，手也笨，就叫哥哥姐姐或父亲帮我包，那时
没有现成的书皮纸，就用旧报纸或过年贴在墙上
的年画。记得读二年级时，我家墙上有一幅新买
的年画《美丽的黄山》，由于没有旧报纸，为了包
书皮，只好忍痛将年画扯下来。年画花花绿绿
的，印着山水图案，包出来的书格外好看还耐
磨。裁纸、对折、折好书角，小心翼翼地把课本裹
严实。书皮包好后还要整整齐齐码在木箱底下，
再压上几块重物，待到第二天拿出来，书皮平平
整整，不起褶皱，才放进布书包里。
那时候的孩子读书实在是有点儿苦，放学回

家要割猪草、喂牲口，帮家里干农活儿，干完后才
能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衣裳是旧
的，吃的也简单，来回上学的泥巴路年年走，水泥
台子磨得手掌粗糙，可书本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
世界。泥土围出来的小天地很小，课本里却有山
川江河，有古今故事。一字一句慢慢读，一点点
积攒见识，读书让我看见山外的天地，增长学识，
生出智慧。
岁月匆匆，从青丝到白发，那个年代的旧时

光早已远去，但我始终记得，在那个简陋的乡村
学堂，捧着包好书皮的课本，心怀向往，认真读书
的自己。纵然生活清苦，知识却像一束光，照亮
年少的岁月，一直前行。

“打”字最直接的意思众人皆知，而在川渝方言里，
“打”字有时几乎是一个万能动词，还代表做、进行、制作、
制造等意。吃肉喊“打牙祭”，成全他人叫“打总成”，从中
阻拦谓“打破”，遇到麻烦的事称“打脑壳”，生活落魄唤作
“打烂仗”，夫妻分道扬镳又叫“打脱离”……

“去，打酱油！”儿时，每当大人拿出几分或一角钱这么
吩咐，你一定是拿着空瓶到副食店买散装酱油。这是多少
川渝人童年帮大人跑腿儿的共同记忆。川江地区有个习
俗，一年中有两个日子，女婿或定亲的男子必去老丈人家
“走人户儿”：一个是老丈人生日，另一个便是端午节——
这叫“打端阳”。

川江一带，对“打”之意注解最丰富的是川江桡胡子，
即桡夫子，这是川江流域对传统木船船工或纤夫的统称。
以前在航行操作中，他们以“打”字开头的行业术语一个接
一个：打活、打帮、打枪、打广，以及打亮、打哦、打张、打标、
打拖、打宽、打头风等。从字面上看，似乎很浅显，但非行
内人却很难揣摩其意。比如“打活”，意为桡胡子歇息一阵
后，又要开始划桡、扳橹了，驾长便呼喊“打活”。打活是接
在“打帮”之后的操作号令。打帮，指木船下滩后进入平缓
水流，或下行时遇到顺畅的河段，依靠水流速度前进，由驾
长一个人掌舵就行了，桡胡子们则暂停桡、橹，可坐在船头
休息一会儿。“打枪”，更是与管形火器毫无干系，桡胡子没
得、也不需要这东西。木船放（下）滩时，常会被激流冲入回
流或横流中，失去正常航路，甚至被直冲到岸边。此为打
枪。这么一解释，似乎是这个道理：打活即做活路；打帮，水
流帮着做活路；打枪，木船被激流冲走像打枪一样快。

现在的很多川渝人，可能最弄不明白的是“打广”这个
词。重庆旧时《城门谣》里有一句唱词：“洪崖门，广船开，杀
鸡敬神。”说的便是“打广”。因有人不懂其意，被很多人改成
“船广开”，即纷纷开船的意思。打广，指木船出四川，到湖北
地界上去。此行是出远门，至少要航行几百公里，川江航道

水流湍急，特别是三峡里滩险密布，为求一路平安，停靠在洪
崖门码头的广船，出发前要杀鸡烧香，敬拜神灵一番。按说，
川江桡胡子略称湖北，要么是“湖”，要么为“北”才对，为何叫
“广”呢？据说这是沿袭了旧称。元代设“湖广行省”，明代延
续其建制。即便清康熙年间拆分为湖北、湖南两省后，但仍
设湖广总督一职，管理两湖地区。而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更是很多人知晓的一件大事。可见，“湖广”之名久矣，川江
桡胡子称其为“广”也就不奇怪了。

重庆解放碑是一个时尚之地，全国有名的商业步行
街。有重庆人常互相调侃：“走，去解放碑打望！”这个
“打望”是看美女的意思，动感与画面感十足，含蓄而俏
皮。如果直接说看美女，便显得有些俗气。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散步，迎面走来一对母子，边走
边听见他们的对话。“你莫给小朋友角孽噻。”年轻的妈
妈柔声细语劝导。儿子没应答，我身后反而传来他的问

话：“妈妈，‘角孽’是什么意思？”我们背向而行，都没停步，
走远了，没听清妈妈是怎么回答的。
“角孽”，也写作“割孽”，意思是打架、闹矛盾，是“打”字

的一个替代词。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久违了的川渝方言。
如今能听懂的人越来越少，新生代更是不解其意。

我书房里有一副青石小磨子，磨扇与磨盘技艺精致，
纯手工凿打的。这个“凿打”的“打”是真打：敲击，“打”字
最直接的意思。磨盘与下扇为一个整体，我用作茶承，放
上柴窑小茶壶相得益彰。磨的上扇边沿刻着波纹细边及
一株简洁的水仙花，我摆放着一只老岩泥的鱼化龙茶
宠。这么一打整（川渝方言里处处有“打”），青石小磨更
显古朴、淡雅，看过的友人赞不绝口。青石小磨为三十多
年前万州码头地摊上售卖的旅游纪念品，是亦师亦友的
一位老先生不久前惠赠给我的。一件当时普通的物件，
他竟然存放这么久，摆上我的案头，增添了不少情趣。记
得当年码头地摊上的旅游纪念品很多，有藤椅、竹帘、竹
书架、三峡鹅卵石等。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位商贩手舞
足蹈地把水竹凉席折叠起来，还拍了几下，对逛夜市的游
客讲解：“席子都是卷起来的，看！我们的席子可以折起
来。”意思是很柔软，质量好。去年初冬，我拜访了一位打
席子的老工匠，他说水竹凉席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现在打一床凉席的售价为七八百元到五六千元
不等。这里的“打席子”之“打”，为“制作”之意。

闲章里的心灵对话
李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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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上百合
梅南频

津 派 文 化 大 家 谈

太湖浩渺，浸润江南沃土；渎岸膏腴，孕育人间珍蔬。在宜兴新庄
的渎边圩田间，岁岁盛夏，一畦畦百合破土而生，凝太湖之灵秀，聚渎壤
之精粹，这便是有着“太湖之参”美誉的渎上百合。作为宜兴传承几百
年的标志珍品，它不似名花争艳，不若山蔬平凡，以临水而生的别样风
貌、微苦回甘的独特滋味、药食同源的珍贵禀赋，在江南烟火与本草文
脉中，静静展示着独属于渎岸水土的温润风骨。

自古文人偏爱百合，将其清雅姿态、澄澈意蕴写入诗词，留存千年
风雅。宋代吕陶曾咏百合：“盛夏众芳息，景物殊寂寥。庭前有百合，颖
然学春娇。”盛夏炎暑之时，百合亭亭玉立，敛去燥热，自带清姿。陆游
亦有小诗咏叹：“尔丛香百合，一架粉长春。”寥寥十字，写尽百合枝叶青
葱、暗香浮动的雅致模样。王夫之更在诗中描摹其肌理风骨：“莲瓣浓
含粉，药房素养胎。繇来千种束，不放寸心开。”百合百瓣相拥、层层紧
束，内敛沉静、藏韵于心，恰如渎上百合的品性，不张扬、不浮华，默默吸
纳水土灵气，沉淀醇厚养分。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写尽了百合的清雅
姿态。宜兴渎上百合，兼得湖水之润、渎土之腴，将诗中意境化作可品、
可食、可养的人间至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渎上百合的特别，始于得天独厚的生长肌
理。宜兴渎边圩田，濒临太湖，水土交融、湿润通透，土壤富含天然矿物
质，土质黏润疏松，既无山地的贫瘠干涩，亦无平地的板结厚重，为百合
的生长造就了绝佳环境。不同于高山百合扎根陡坡山石、迎风耐旱的
生长习性，渎上百合终日浸润在太湖水汽之中，朝饮晨露、暮沐晚风，四
季温差平缓、湿度均匀，生长周期更为舒展从容。

高山百合生于深山峻岭，靠汲山泉、沐山风
生长，环境相对清寒贫瘠，造就了其清甜软糯、
苦味极淡的口感，但也多因水土养分有限，有些
肌理单薄、营养积淀不足。而渎上百合独占渎
岸沃土优势，太湖充沛的水汽滋养其根茎，富含
硒元素与多种微量元素的渎壤滋养其肌理，漫
长温润的生长期，让它得以慢慢积蓄养分、沉淀
精华。成熟的渎上百合鳞茎饱满扁圆，鳞片肥厚敦实、层层紧致，表皮
带着渎边黑泥的天然印记，剥离之后，瓣瓣莹白如玉、细腻紧实，在日光
下泛着温润的奶白色光泽，肉质致密不松散、水分充盈不寡淡，有一般
高山百合难以比拟的品相质感。

最动人的，是渎上百合独有的风味气韵。高山百合入口清甜软糯，
适口性佳，但有些滋味单薄、回味短促；而渎上百合带有“微苦回甘、清
润绵长”的独特风味，初尝有淡淡清苦，清香爽口、涤荡燥热，细品之后，
苦味渐散，清甜徐徐滋生，回甘萦绕唇齿，甜而不腻、润而不凉。这份独
特的苦甘交织，并非缺憾，而是其药用价值与营养底蕴的外在彰显，是
太湖水土赋予它的独特风骨，也是千百年来江南人偏爱它的缘由。

作为药食同源的珍品，渎上百合的营养与药用价值，在众多百合品
类中颇为出众。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曾详细记载了百合的药用功效，
言其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清热解毒、理脾健胃。渎上百合药性平和、药
味醇厚，活性养分远超普通高山百合。营养层面上，它富含优质植物蛋
白、天然淀粉、多种维生素及钙、磷等矿物质，尤为珍贵的是，其硒元素含
量远高于普通百合，搭配丰富的百合多糖与天然生物碱，营养价值极高。

日常食用，渎上百合可蒸、可煮、可煲汤、可制羹。蒸熟食之，粉糯
细腻、苦甘怡人，可消解夏日燥热。熬汤入膳，清润入味、温润脾胃，老
少皆宜。长期食用，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人体所需营养、增强机体免
疫力、调理肌肤状态，又可健脾益气、改善体虚乏力。在药用层面，它养
阴润肺的功效尤为显著，针对阴虚燥咳、久咳虚喘颇有调理之功；其清
心安神之效，可舒缓虚烦惊悸、失眠多梦、心绪浮躁，温润滋养身心，是
天然的养生良药。

数百年来，渎岸农人守一方水土、传一方技艺，悉心栽种渎上百合，
让这份江南珍味代代延续。春生青苗，紫茎亭亭、青叶片片，在渎边清
风中舒展身姿；夏盛芳华，植株挺拔、生机盎然，吸纳日月水土精华；秋
采鲜茎，带着渎壤气息的百合破土而出，带着自然本味与岁月沉淀。它
生于烟火田间，却有草木清雅之姿；本是寻常蔬食，却具本草济世之德。

诗中百合，是文人笔下的清雅风骨；人间渎上百合，是水土滋养的
养生珍品。它承载着太湖的温润、渎壤的厚重、时光的沉淀，以瓣瓣莹
白藏天地灵气，以一丝清苦润人间身心。微苦是本草的赤诚，回甘是水
土的温柔，药食同源是自然的馈赠。

一畦渎上百合，半是江南诗意，半是人间安康。在生生不息的轮回
里，它扎根宜兴渎岸，承载着乡土温情与本草文脉，以最温润的姿态，滋
养着一方烟火，惊艳着人间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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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兴在山亭水曲 怀人于日暮春初


